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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

 

   
  又是一年秋季，人事沧桑就这样在自然的兴衰交 
替中不断变幻。转眼间，历史的脚步已经走过强盛壮 
大的唐帝国，悄悄地挪到了一个浸透着文化，却因此 
沉重不堪的时代。任何发生过的事情和存在过的生命 
比较现实都有某种程度的苍白空洞，但只要试着走过 
去，就会发现所有过去都仍存活着，而所有现实都有 
那么点虚假。我们便从１１５７年的秋季，打开一部 
曾经挣扎、痛苦得极真实的灵魂之史吧。 
  远远看去山色苍茫，映衬着一片高邈的天空，这 
一望无际的原野更显得空空荡荡。太阳正缓缓落下， 
桔黄的暖色给寂寞的天地平添了几分温馨和绚丽。忽 
然就听马蹄声响，循着贯穿南北的那条官道奔来八九 
匹高头大马，裹起一路滚滚烟尘。骑在马上的是几位 
年轻公子，一个个意气风发，催马加鞭，好像着意卖 
弄跨下好脚力一样。只见头前领队的那个面容略胖， 
脸膛红润，一双浓黑剑眉下闪烁着炯炯有神的眼睛， 
好一副精神抖擞、英姿飒爽的模样。他叫辛弃疾，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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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安，年纪十八，虽是这班人里年纪最小的，威望却 
来得最高，学识武功无不优秀，又有豪爽不拘、热情 
义气的性格，做事稳重公道，所以深为众人所推服。 
这一次前往燕京赶考进士，直到现在赶路回家，其间 
一切食宿起居和各项活动的安排就皆以辛弃疾马首是 
瞻，辛弃疾竟也能够有条不紊、井井有条地处理这些 
琐杂之事。 
  跑了一阵，辛弃疾发现自己已远远超过同伴，便 
带紧僵绳，勒马站住，等候众人跟上前来。 
  暮霭沉沉，天边很迅疾地划过一两只归鸟。看着 
看着，辛弃疾忽然想起了爷爷，爷爷对于他来说几乎 
就涵盖了家的含义。从小父母亡故，全靠爷爷辛辛苦 
苦抚养到现在，所有生活和学习中都有爷爷精细入微 
的呵护照顾。 
  临出门时，爷爷竟亲自操劳，把换洗衣服叠得整 
整齐齐，又在里面塞了几十两银子，边系包袱边嘱咐 
着： 
  “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做什么事都三思而后行，比 
不得家里，万万莫莽撞行事。上次你去画了路线图， 
和沿途一些村镇位置，这回该多注意一下军营驻守、 
兵力分配的情况，周围的地形地貌也不要忽视过去。 
总之，多动脑子 。” 
  “是，爷爷，您尽管放心 。”辛弃疾回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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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唉，也该放心了，已经长大成人了 。”爷爷抬 
起头仔细打量着装束齐备、有些兴奋的辛弃疾。从小 
到大，他花费了多少心血，现在总算没有白费，孙子 
懂事听话，勤奋好学，武术文学都修习得挺像样子。 
  爷爷今年又见老了一分，鬓间的头发已经雪白一 
片，额头脸庞的皱纹也似深了一层。岁月无情地将他 
的生命一点点吞啮着。 
  正思想间，已有一匹黑色骏骑赶上前来。 
  “幼安兄，你可真快啊 。”来人面貌清秀，带一 
股儒雅之气，他叫党世杰，字怀英，是辛弃疾最为要 
好的朋友。两人一起在亳州人氏刘瞻门下读书，人称 
“辛党”。虽然长了辛弃疾七岁还多 ，党世杰还是称 
他作兄，一是初识后就这样称呼，时间长了虽知道辛 
弃疾年岁，也觉难以改口，索性就仍照原来叫法；二 
是他从心底里对辛弃疾真有一种敬佩和尊重混同的情 
感。他觉得辛弃疾身上有些可任大事的品质自己永远 
也学不来。 
  两人于是并马先行，聊起燕京的所见所闻和各种 
感触想法。 
  从１１５３年燕京被金朝定都以来便逐渐繁华兴 
盛起来。街上商贾云集，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人们 
衣冠鲜亮，神情悠闲地游摊逛铺，到处都是车来马往、 
熙攘嘈杂的景象。辛弃疾一行人待考试结束又四处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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耍观赏了一番，加起来总共在那里呆了有十三四天。 
  “燕京到底和咱们历城县不一样，新鲜东西那么 
多，只可惜被金狗给占了，要不然恐怕比现在还强些 
呢 。”辛弃疾道。 
  党世杰摇摇头并不同意 ：“燕京也就定作都城以 
后才发展的，如果还是宋人地盘，处在北部边防之地， 
绝不可能有今天的光景 。”党世杰虽然也时常被辛弃 
疾慷慨的言论所动，可他毕竟不像辛弃疾那样对金朝 
对女真人有种强烈无比的排斥。他觉得时势发展既然 
已经这样，就应该顺应大局。两位好朋友的矛盾和争 
吵主要就是由于这种观念上的分歧。不过两个人救世 
济民，建功立业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，所以哪怕红脸 
十天半个月，到后来也还能携手言和，彼此的友谊便 
在少年人的坦率真诚里不断地加深。 
  辛弃疾正要反驳，就听身后已吵成一团，原来被 
甩在后面的其他人也赶了上来，正为谁前谁后，排名 
列次争得面红耳赤。辛弃疾、党世杰两人连忙调解。 
都是年青气盛，可也都心意诚挚、不存芥蒂，所以吵 
的时候唇枪舌剑，你来我往，毫不相让，好的时候又 
拳拳相待，亲密无私。不一会儿一伙人便又嘻嘻哈哈 
笑在一起。 
  当晚，依着辛弃疾的指点，投宿在路边不远一座 
小村落里。行到这一带，人烟已开始慢慢稠密起来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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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看去仍然有些荒凉寂寞。时常见一些破败不堪，摇 
摇欲坠的空房，门前屋顶长满了杂草，绿色植物的蓬 
勃生机反而渲染出衰落死亡的氛围。 
  房主是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人。他皮肤粗糙黎黑， 
面容憔悴干瘦，说话时那双混浊的眼珠不知在盯向哪 
里，透露出一种沧桑迷茫。 
  才稍微躺了一会儿，辛弃疾就又坐了起来，想想 
明天就能到家了，他有些激动难抑，推了一把睡在身 
旁的党世杰。 
  “怀英兄，睡着没有，起来出去走走好不好？” 
  “时间不早了，去哪里？”党世杰揉了揉眼睛， 
也翻身坐起。 
  “去老爷爷那边聊聊天吧，这么大的房子只他一 
个人住，多寂寞啊 。”辛弃疾说着就扯着党世杰走出 
房门。 
  老人独住在一间低矮的草棚里面。辛弃疾和党世 
杰二人心里暗暗诧异，上前轻轻扣了扣柴门上的铁环。 
里面闪动着跳跃不定的烛苗，却不听有人应答。 
  两人用力又敲，仍然没有任何响动。辛弃疾透过 
缝隙往里看看，竟见那老人手持镰刀，龟缩在床头， 
一脸警惕与恐慌地盯着这门。 
  “老爷爷，是我们 ，睡不着觉 ，和您聊聊天好 
吗？”辛弃疾尽量把声音放得更轻柔和善了一些。 
 
 
 
 
 
 



 

 
 
 
 
 
 
辛弃疾传                      ·7 · 
 
  半晌，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拉开条缝，老人站在门 
边用怀疑和稍带敌意的眼光看着两位不速之客。 
  “公子哥可有什么事情？老朽这里除了性命已再 
无他物可取 。” 
  辛弃疾一眼瞥见老人手里仍然死攥着镰刀，刀是 
新打磨过的，衬着明亮的满月反射出柔和的光。 
  两人连忙解释来意，满脸的真诚和彬彬有礼的态 
度终于赢得了老人的信任。老人丢下镰刀敞开门让他 
们进去。屋里和辛弃疾他们借宿的房间几乎一样什么 
也没有，除了床，就是油腻破烂的被褥。 
  原来老人姓高，祖居此地，１１２７年山东失陷 
于金人之手后，因为舍不得辛苦置办的家业和世代耕 
种的田地，便不顾乡邻劝说硬是留了下来。谁知从此 
命运的乌云就笼罩在了一家大小的头上。先是遭遇饥 
荒，小儿子夭折。等大家好容易从死亡的边缘爬回来， 
想要重新经营起家，谋一个好生活时，却又被四周接 
连不停的战伐粉碎了梦。不久老人自己就被金军抓去 
作了壮丁，每天打骂无常，视同牲畜一样驱使对待； 
任用无度，到和宋军开战的时候又让他们走在前面抵 
挡自己同胞的弓箭刀枪。几年下来，几百号被抓的壮 
丁只剩下稀稀落落一百多人，看上去全部瘦骨嶙峋， 
血气微弱。终于有一天老人装死趴在地面尸堆中，捡 
了一条命回来。一路上忍饥挨饿，东躲西藏往自己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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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来日日思念的家里奔去，他想象着妻子儿女正坐 
在桌边吃饭，正谈论着他的踪迹，盼望着他。她和孩 
子一定想不到自己会平安归来，就在他们正吃饭，正 
觉伤心的时候，自己推门进去了⋯⋯ 
  满心希望和幸福的老人走到村边才发觉到情形不 
对，曾经虽遭种种苦难，却仍顽强矗立的村落现在透 
露出一股掩不住的破落荒败，到处都是残砖破瓦，断 
墙荒草，渺无人烟的样子。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他的 
心，他不禁嗓子发干，有些慌乱。跌跌撞撞往家里扑 
过去，却只见那扇熟悉的柴门紧紧锁着，锁上已落了 
斑斑黄锈。窗户上的纸历经风吹雨打，无人更换，早 
已破得不成样子，从结在窗棂间的蜘蛛网望进去，里 
面只剩下几条断腿的板凳和一把扔在角落的笤帚。 
  搜寻了一遍废墟，在村子东头找到了一对老夫妻， 
两人儿女或抓或逃都已不在身边，只留他们在战争缝 
隙里打发着风烛残年。从老夫妻嘴里这老人了解到了 
自己走后家中的变故。大儿子四年前就被金人掳去， 
那一次村落中仅剩的十几户人家家哭得死去活来，因 
为长年打仗兵源不足，金军便将所到之处年满十五的 
男孩全都带走从伍。妻子苦熬数年，一心等着父子回 
来，却又被一家金朝贵族掳去作了婢女，一走之后再 
无音讯，生死不明。丢下两个还小的一儿一女，生计 
无着，稍有点主意的小姐姐便领着弟弟离开家，四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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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浪讨饭。 
  说到这里，老人混浊的眼睛里涌出大颗大颗的泪 
珠。这时夜已三更，万籁俱寂，老人压抑不住的抽泣 
听起来格外沉重，令人心碎。辛弃疾和党世杰呆呆地 
坐着，一言不发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
  自从１１２５年，灭亡了辽国的女真族正式从河 
北、山西两路出兵，直取开封，整个北方土地的命运 
就注定了。１１２６年冬开封失守，徽宗赵佶和钦宗 
赵桓被掳。当这两个可怜的皇帝百般遭辱的时候，无 
数流离失所的百姓也痛受着失去亲人朋友的悲哀折磨。 
此后，河北、山东等大面积土地易归金人手中，康王 
赵构渡江南奔，在杭州坐下半壁江山，建立了南宋政 
权。不及或不愿离开故土的人们从此便开始忍受各种 
各样的蹂躏与践踏。 
  金朝统治者虽然逐渐学习消化着中原古老的文化， 
可仍然残留着掠夺杀伐的奴隶制习俗，高官贵族乃至 
金朝士兵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强取汉人财产，甚至掳抢 
青壮男女充当奴隶。一旦成为奴隶，身家性命便再不 
是自己的，随时都可能在主人的喜怒哀乐间轻易断送 
掉。 
  “后来，我琢磨着如果也离开这里就永远也见不 
到我的老婆孩子，我要住下来等，这儿有我们的家， 
他们总会回来的，总会回来的⋯⋯”老人一阵哽咽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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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有些说不下去了，稍停一会儿接着道： 
  “那时候我还不到四十，可看上去简直就有五六 
十岁，幸好这样才没被过路军队虏去，他们不需要老 
头子。等啊等，直等了有三十年。三十年里，发生了 
多少事！可是等到村里又迁来不少人，又换了新面孔， 
等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消息。唉，有时候想想算了别抱 
希望了，可还是每天忍不住往路那边去看看 。” 
  党世杰忽然抬起头，问道： 
  “那您为什么不住那边的房子，那边房子大些也 
齐整些啊 ？” 
  老人蠕动一下紫黑的嘴唇，犹豫片刻道： 
  “我自家的房二十年前就塌了，这院屋子是一个 
大户人家的，刚打仗那会搬走的，再没回来过，我就 
挪过来住，可这地靠路边，总有人投宿，住在大间里 
过往来人就以为我是个财主，不敢不让住，住了又总 
想打我主意。每年辛辛苦苦挣点糊口的钱不容易，种 
田砍柴啥都干，不过，也幸好世乱，这块地方又穷， 
当官当兵的没人搭理，不用像从前那样交税。有时候 
编点竹器，做点小面人到集上去卖，换点用的，来回 
得走十多里地。就这样我都被抢了两回，好不容易攒 
了些钱全被王八羔子们搜罗走了。以后我索性搬到角 
落这间茅房里，人家只当是守房的下人，省得惹眼， 
而且房小点心里也没那么空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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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听到这里党世杰有些不好意思了，他为自己的唐 
突和多疑感到惭愧。看看辛弃疾，正剑眉倒竖、咬牙 
切齿地想着什么，一对拳头捏得紧紧的。老人的讲诉 
使他心里波涛起伏，难以平静。他一直生活在清贫但 
还舒适的书香家庭，虽然屡屡听爷爷说起金人的野蛮 
残酷，也逐渐培养了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，发誓要为 
“驱除鞑虏、恢复中原”而努力，可终究还是与现实 
隔着一层，现在活生生的现实就摆在了面前，几乎触 
手可及！那么多苦难，那么多悲哀，一个瘦弱枯干的 
身体是怎样承受的呀？！而这一切的不幸都是金人制 
造的，他们横行在中原大地上，使多少人蒙受了类似 
的凄苦和屈辱！我一定要把这祸害之源清扫出去，还 
我父老乡亲应有的幸福应有的快乐。熊熊烈火燃烧在 
辛弃疾全身的血液当中。第二天天亮得很早，当第一 
抹晨曦涂在窗纸上时，辛弃疾还纠缠在没完没了的恶 
梦里，昨夜睡得太晚了。 
  “喂，幼安兄，醒醒，大家都准备得差不多了， 
只差你了。快，醒醒 。”党世杰已经起来了，他俯下 
身揪揪辛弃疾的鼻子。 
  稍作梳洗，又喂过马，一伙人便凑在一处啃起各 
自带好的干粮咸菜。老人也已起床，烧了一锅开水端 
过来，过会又取来几棵大葱，剥洗得干干净净，青是 
青，白是白，放到辛弃疾的手里，辛弃疾推辞不掉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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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接过折断，一一分给同伴。大家伙儿吃得兴高采烈， 
辛弃疾却有些不同往日的沉默。 
  当天辞过老人出村，一行人就再不停息，直奔济 
南府地。 
  且不提年轻人怎样着急赶路，在济南近处历城县 
的一座宅院里，正有一老人掐指算计着孙儿的归期。 
他叫作辛赞，是辛弃疾的祖父，曾任过金朝开封、谯 
县等地的守令，现在辞职归田，每天在家读书写文， 
修养身性。 
  坐在朱漆雕花的太师椅上，辛赞微闭双目，慢慢 
地自言自语道： 
  “去了有两个月了，该是回来的时候了 。” 
  辛赞对这个孙儿简直是无比疼爱，从很小的时候 
这孩子就显示出非同凡响的资赋，不仅聪明善悟，而 
且还顽强好学，有股子一往无前的精神。他日夜盼望 
辛弃疾早点长大，早点建功立业，实现自己魂牵梦绕 
的恢复愿望，现在寄托了一腔心血的孙子终于长大成 
人了，而自己也明显老多了。 
  这时候只听外面院子一阵吵嚷喧闹，又夹杂着马 
喘气和喷鼻的声音。一个仆人匆匆忙忙跑了进来，边 
跑边喊： 
  “老爷，老爷，小公子回来了 ！” 
  辛赞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忙站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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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回来了 ？” 
  辛弃疾已经阔步流星地跨进门来，带着一身仆仆 
风尘，大声嚷道： 
  “爷爷，我回来了 ！” 
  “好，好⋯⋯”辛赞满心欢喜地打量着孙子，来 
回奔波跋涉，辛弃疾有些显瘦了，但眼睛当中反而多 
了一份成熟和自信，举止言行看去也更加稳重踏实起 
来。 
  仆人端上一盆洗脸水，又退下去准备饭菜。辛弃 
疾解下包袱放在桌上，蹲下来就着脸盆洗脸，边擦着 
脸庞脖颈边对辛赞道： 
  “这一路走得不亏，该知道的全知道了，同行人 
杂，为着别招惹麻烦，我没另画图，都记在心里，待 
会儿我把以前那张给补齐全。最好笑的是金人出的题 
目了 ，问什么《礼治乎？法治乎？》，我乱写一气， 
交卷最早 。” 
  辛弃疾说着笑了起来。 
  过会儿一切停当，辛弃疾就迫不及待地向辛赞叙 
述起路途见闻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局势。只见他言辞干 
脆利落，分析切中要害，时不时还用食指蘸水在木桌 
上画图说明。 
  辛赞一时间仿佛穿透十九年岁月，看到了那个也 
曾精力充沛、热血沸腾的自己，心里说不上是欣慰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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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失落。 
  吃饭的时候，辛弃疾讲起昨晚路边村里那姓高老 
人的故事，说着说着停了下来： 
  “爷爷，这全都是金狗造孽，他们害得多少人家 
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！我们一路过来哪里看哪里是破房 
空房，简直就没有能太太平平过日子的家庭。⋯⋯我 
一定要把他们全部赶走！不，杀光他们，为受苦受难 
的人解恨 ！” 
  第二天鸡鸣声起，辛弃疾就已在院子当中了，他 
像以前一样先舞一圈剑，只见剑光闪闪，咻咻声响， 
辛弃疾腾挪跳窜，身姿轻灵矫健，煞是好看。舞完剑 
擦把汗就开始晨读，这是从他五六岁时就养成的习惯。 
  朗朗的声音在晨光初照的天地间回响着： 
 
  “岱宗夫如何，齐鲁青未了。 
  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 
  荡胸生层云，决耻入归鸟。 
  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 。” 
 
  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年少时写的《 望岳》，全诗气 
势充沛，一气呵成，表现了想要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， 
流露着诗人俯瞰人世，当仁不让的进取精神。 
  此时的辛弃疾虽然在写诗为文上已颇有功底，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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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着意在武功、兵法策论一类上下力气，并不看重 
文学，他一心以为自己以后将用剑在石碑上刻字记功， 
将在千军万马中指挥调度，驰骋厮杀，这类吟风弄月、 
描悲画喜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。所以只是读读 
古人文章，很少自己写。杜甫是他比较喜欢的诗人。 
  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转眼就过去了两个多月。 
辛弃疾和同学朋友学习休息，按步就班，没有半点懈 
怠。只在傍晚时分有时约党世杰出城登山。辛弃疾喜 
爱站在高处极目远望。每当看到茫茫无垠的大地，和 
那些小如蚁虫的人影，他就觉得好像超脱出了这个世 
界，胸中极为开阔通畅，思维也能异常活跃。 
  这天刚要和党世杰向山上爬去，便听后面有人边 
喊边跑，往这个方向过来： 
  “师兄，党师兄，辛师兄，等一等，等一下⋯⋯” 
  辛弃疾和党世杰心中疑惑，停下脚步转过身，只 
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，这少年 
身着青袍，面带喜色，走近细瞧原是同门的小师弟陈 
平。这个小师弟一向极为尊仰辛、党二人，平日相待 
几乎视同师长。还没等站稳，陈平就慌慌忙忙地说起 
话来，一边还用袖子擦抹额头鼻梁上的汗： 
  “辛师兄，党师兄，中了，高中了 ！” 
  “什么中了？中什么了？”辛弃疾觉得摸不着头 
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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